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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2019香港独立书店：崩坏时代，你没想到的新浪潮

经历乱世，能量流转，如果一本书救一个人，那一间书店呢？

风物 深度

https://theinitium.com/tags/_1129/
https://theinitium.com/tags/_1083/
https://theinitium.com/tags/_112/
https://theinitium.com/channel/culture/
https://theinitium.com/channel/feature/


新浪潮却引人注目：香港在两年左右时间里，新增了近二十所独立书店，地理遍及港岛、九龙、新界和离岛，可谓

“遍地开花”。文化组今次制作“后2019香港独立书店地图”系列，观察一城能量如何于惨淡与创伤中，保存并

转换⋯⋯

书店不好做这件事已说了很多年，不独香港，全世界亦如此。每有书店倒闭的消息传来，总令爱书人惋

惜。然而过去两年，香港虽百业摧残，却意外迎来了独立书店的“春天”，多家独立书店在不同地点开业。

例如去年6月，“蜂鸟书屋”和“夕拾x闲社”分别在中环和观塘开张，9月和10月有深水埗“一拳书馆”和梅窝

“瀞书窝”的接力，后来又有太子的“阅读时代”和元朗的“书少少”赶在2020年结束前开业。这波独立书店的

热潮在2021年继续延伸，3月有炮台山的“Vhite Store”，4月有观塘的“纸本分格”和西贡的“神话书店”。

经历了乱世，香港人怀着复杂的心情，也需要时间和空间去沉淀，而新冒出的独立书店是否正好可以回应

这些需求？

元朗“书少少”：当老板写“我不卖书” 


“书店这个空间本身就预你停留好久，不像以前可能不喜欢你打书钉。大家

来到一起坐，一起看看书，谈得来就一起聊天，不是进来就要消费。”

“书少少”这个名字，听起来可能不太像书店的名字，因为一般书店即使书真的很少，也不会说自己“书少

少”，而且“书”和“输”同音，总让人觉得不太吉利。这家书店位置偏僻不说，在它的网页和Facebook专页

上连地址也欠奉，如要前往，需先咨询店长。店长阿信说，不是故作神秘，而是地址真的不知如何说，因

为那个地方其实没有一个确切的地址。我们照着阿信提供的方法前往，在元朗西铁站外叫了一辆的士，跟

司机说了一个书店附近的“地标”，司机一开始也仅仅知道大概的位置而已，打了电话去问人才弄清楚。



“书少少”的店长阿信。摄：林振东/端传媒

阿信一开始是想在外面找铺头的，但最后出于租金的考虑，还是选择了在元朗这个新建成不久的村屋，用

来安置他开书店的梦想和自己的日常起居。“这样变成有一个好处，来的人真的是好有心才会来。”他说，

“之前有个朋友跟我说，其实来这里的都是我的朋友，如果不是我朋友都不会来，因为这个空间私人性较

高，直接让客人看到我的私生活，会无形中令人却步。我有反思过，但又想，其实我就是想和他们做朋

友，而并非一个老板和顾客的关系。来这里要经预约，沟通过程中已知道大家谈不谈得来。”

书店偏远，又行预约制，来的人不会像一般书店那么多，阿信甚至在网上写了几篇“我不卖书”的系列短

文，但他的的确确是把这里当作一家书店在经营的，书仍是这个空间的主角。当你跟随他踏入书店的门

口，看到玄关两侧的书架，你不会怀疑这是一家书店，反倒可能会思疑：他平时真的就睡在这里吗？

书店的确不大，从玄关进去，便是主体部分，也是客人来到可以看书或做其他任何事情的地方。中间放了

两张沙发，其中一张摊开的大概就是阿信的睡床，但客人来到也可随意坐在那里聊天。墙上则挂了一张银

幕，有时会用作放映。说到书，绘本是阿信主推的类别，其次是宗教书，文史哲当然必不可少。主推绘

本，是因为他相信绘本较易阅读，他希望更多人能通过绘本提升对阅读的兴趣。

开这家书店之前，阿信已有多年的书店从业经验，直至去年年中终于下决心要开一家自己的书店，然后用

了半年时间去筹备。他坦承，在这个时势下开书店，也算是时势推了一把，他坚信一个再普通的人，也可

以在这个时势下做一点事，而开书店刚好又是他想做的事而已。

阅读可以是一种表态，也可以为身处漩涡的人指明方向，而人在经历巨变

后，文字也能给予精神上的治疗。“有些东西只能书店才能提供给你，在其

他地方未必。”

“台湾有家书店分享过一篇文章 记得里面有句话是 当一个城市步入黑暗的时候 书店就担任著灯塔的角



台湾有家书店分享过 篇文章，记得里面有句话是，当 个城市步入黑暗的时候，书店就担任著灯塔的角

色。”阿信说，做书店或出版的人，往往比别人更早感知到社会的转变，比如言论自由的收窄。

“书少少”网页的左上角有一句话特别引人瞩目：“当阅读作为一种反抗，书店就系革命基地。”社会运动被

镇压，不少人被抓了去坐监，阿信认为，当大家仍在一起阅读，某程度上仍是在维持一种“齐上齐落”的感

觉。他也不讳言，书店当下最主要的角色就是“围炉取暖”。

“书店这个空间本身就预你停留好久，不像以前可能不喜欢你打书钉。大家来到一起坐，一起看看书，谈得

来就一起聊天，不是进来就要消费。现在书店的市场分明，走入一间书店便知它会有什么客人，释放也会

比其他地方来得容易。书店首先能做到一种放松的作用，除此之外还可以给予知识。”

在阿信看来，阅读总是和社会运动脱不了关系。阅读可以是一种表态，也可以为身处漩涡的人指明方向，

而人在经历巨变后，文字也能给予精神上的治疗。“有些东西只能书店才能提供给你，在其他地方未必。”

阿信说。

梅窝“瀞书窝”：书里看见更真的世界 


“对我来说，书真是救我一命，如果一本书救一个人，那一间书店呢？” 


另一家同样神秘的书店，是位于梅窝的“瀞书窝”，它也位置偏远并采用预约制。在梅窝码头下船后，沿着

海边的路仍需步行二十分钟左右才到书店，这一路上环境也逐渐从喧闹变得安静。喜欢自称为“掌柜”的店

长蔡刀，路上一直提醒我们，不要公开地址。除了从中环坐船， 以陆路的方式从东涌坐巴士亦可抵达，同

样是在梅窝码头下车，然后步行前往。总之，如非自己驾车，那二十分钟的路是免不了要走的。蔡刀还嫌

不够远，他觉得最理想是要走一个小时才能到。他说，根据他造访台湾山上书店的经验，愈远愈有人来。

事实上，关于走路的书，也是“瀞书窝”主推的一类书。在蔡刀心目中，走路是一门学问，他说：“所有的哲

学家都喜欢行路，像卢梭、笛卡儿，行路就思考，停止行路就停止思考，同时所有的宗教领袖也都喜欢行

路，像朝圣。”自开了这家书店后，他自己也走多了很多路，还设定了每天走路的目标。



梅窝“瀞书窝” 店长蔡刀。摄：林振东/端传媒

步行可说是一种体验，而“瀞书窝”是一家很强调体验的书店。“如何才能静，静了又如何”，是蔡刀在布置

这家书店时所一直思考的问题。他把书店分成六个区，分别为“知止”、“定”、“静”、“安”、“虑”、“得”，

是参考了《大学》里的一句话：“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基本上每个区域都有一样东西做。”蔡刀说。进来书店前要经过一段阶梯，然后在门口脱下鞋子，便是“知

止”，蔡刀形容，“脱了鞋后整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了”；进来后是一条通往书店主体部份的走廊，称为“定

廊”，书店提供一本薄给来客签名，留下自己来过的印记，甚至还提供了毛笔和字帖，让来客通过写字来准

备进入安静的状态。

在“定廊”写完字，用一根小木棍敲一下悬挂在墙上的钟，接下来要进入的就是书店的主体部分“静厅”。“静

厅”算相当宽敞，四周放了书架，依照不同的主题而放满了不同的书，蔡刀又将它们分成三大区域，左手的

书架是“认识自己”，右手的书架是“认识世界”，而中间则是“东西交汇”。

“静厅”有一条规矩，所有人进入之后都必须保持安静，不能说话，不能拍照，也不能使用手机。整个“静

厅”的布置颇有点日式的感觉，使用了日式的窗户、日式的榻榻米。“严格来说是禅风，最紧要是能给予人

宁静，心情可以放轻松一点。其实我们最想的不是来到才安静，而是想要来的那一刻已开始心情的转换。”

环境太静太放松，会不会让人睡着？蔡刀并不介意人在店里睡着的，他甚至在“静厅”安排了一张很容易让

人入睡的摇椅。他说：“我每次回来一坐这个位就睡著。”



“书店的功能有些像诗，诗就不会有开心的事情写，书店亦都是这样。有些

人带着自己的问题来，他们知道我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来到这里可以得

到片刻的放松。我相信每个来过的人，他再来的时候都会有所期待。”

“安室”是两间分别供男女使用的洗手间，位于“定廊”的旁边。从“静厅”出来，再次经过“定廊”，左转即是

“虑堂”。“虑堂”的空间布置像“深夜食堂”，是喝茶和喝咖啡的地方。“我们一般都是先来这里喝一口茶，然

后去静厅，再回来喝咖啡。但这里不是咖啡馆，喝甚么咖啡甚至有没有咖啡，都要看掌柜的心情。不收钱

的，不过要说一件感恩的事情，所以这里叫感恩虑堂。这源于一本书叫《幸福，从谢谢这一杯咖啡开

始》。”说着，蔡刀就随手从旁边的书架拿起一本书，“我现在每日都会写三个感恩，譬如今天会感恩你们

过来，感恩天气好。写到没甚么好写，就感谢仇人。我已经这样维持了年半，每日临睡时用起码三分钟去

感恩，整个人的心情也不再一样。”他希望每个来过“瀞书窝”的人，回去都可以尝试做这件事，就算未必像

他那样坚持每天写三个感恩。

“虑堂”的功能，虽以吃喝、聊天为主，但四周仍安装了一些小书架，放了一些饮食题材的书。每次聊到相

关的话题，蔡刀就熟练地从书架上拿来一本书，开始讲书里的内容，动作非常自然。蔡刀打算之后从“静

厅”里面各分类的书都选上一两本放在这里。而“虑堂”外面的室外空间，则是书店的最后一个部分──“得”

──“得”后面该加个什么字，他还没想好，他希望每个来客能帮他出出主意。至今为止，来客已经起过这些

名字：“得着”、“得空”、“得觉”……有个诗人来了之后，还即场作了首诗，写在了分隔“虑堂”和“得”的玻

璃门上：“开开心心过一天，欢欢甜甜又一年，清静神畅又欢乐，得益匪浅乐绵绵。”

“清静神畅”四个字，可说是“瀞书窝”的灵魂所在。“瀞”这个字便是将“清静”两字结合在一起，而“神”与

“畅”又可组合成另一个并不存在的字，蔡刀再把这组合而成的四个字写成牌匾，挂在“虑堂”的墙上，似是

在提醒每个进来的人保持清静神畅。

说起开这家书店的原因，蔡刀想起去年6月的一天。“那天，我在观塘走了一个圈，当时整个工厂区没有

人，好恐布，但行路给了我思考的空间，脑筋特别清晰。对我来说，书真是救我一命，如果一本书救一个

人，那一间书店呢？”

“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专长，即使是在这样一个大时代下和疫情之下。经

典的说法是罗浮宫起火你救那幅画，就是救最接近自己的那一幅⋯⋯其实太

平盛世的时候我未必会开书店，正正是最坏的时候，就是书店最值得开的时

候。”



梅窝“瀞书窝”。摄：林振东/端传媒

行走在城市的街道上，蔡刀感觉到香港人的精神健康近两年明显地变差，可能是因为疫情，也可能是因为

社会运动，或其他原因，他并不在乎来的人是蓝还是黄。他知道书店不能给人提供快乐，但至少可以是一

种情绪的出口，一种寻求心灵安静的选择。他说：“书店的功能有些像诗，诗就不会有开心的事情写，苏东

坡的诗通常是死老婆、贬官、兄弟分离，因而流传千年，书店亦都是这样。有些人带着自己的问题来，他

们知道我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来到这里可以得到片刻的放松。我相信每个来过的人，他再来的时候都

会有所期待。”

蔡刀说，现在香港很多人都有情绪问题，但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看精神科医生，而且即使去看精神科医生，

他也会说要靠自己努力，而阅读其实就是一种自救的方式。从书中认识自己和世界，又或者从书店中重获

心灵的安宁，人便可重新出发。

乱世之下书店可以做些什么？蔡刀不假思索地回答：“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专长，即使是在这样一个大时

代下和疫情之下。经典的说法是罗浮宫起火你救那幅画，就是救最接近自己的那一幅。”

在深夜食堂，一碗拉面能给予身心疲倦的人予慰籍；在“瀞书窝”，一本书或一杯咖啡，又何尝不是想给人

一点抚慰。蔡刀说：“其实太平盛世的时候我未必会开书店，正正是最坏的时候，就是书店最值得开的时



候。”

西贡“神话书店”：用阅读抵抗愚昧 


“历史某程度是循环的，总是有高有低，每行一步都不会没有意义。既然如

此，不如尝试放大历史的图象去想一些事，心开阔一点，眼界开阔一点，可

以令自己不用那么灰心，因为做过的事将来会有一定影响。历史书的治愈性

就在于此。”

位于新界西的西贡向来有“香港后花园”之称，是城市人散心休闲的热门之选，疫情之后，外地游客减少，

但本地游客却有增无减。书店在西贡向来少见，几乎算是唯一的“悠闲书坊”也在2015年结业，直至“神话

书店”于今年4月开始试业，西贡才又有了书店。书店所在的西贡大街，实际上更像一条小巷，店铺则以食

店居多。店长Stephanie相中这个地方，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业主是亲戚，可提供较为优惠的租

金。在香港，租金开支始终是影响书店能营运多久最大的因素。

Stephanie在西贡已住了十年，丈夫Samuel是西贡原居民，本职做IT，偶尔会来书店帮忙。Stephanie

说，她因为厌倦了办公室，在2019年前辞去了原本的工作，之后一直在寻找新的人生方向，也因此开始经

常在社区做一些义工活动，又在区议会选举期间参与助选，对社区组织多了认识。“社区组织比较缺少空间

发展他们的事务。”Stephanie说，“大家经历过社会运动及各样事情，去到今时今日好像甚么都做不到的

时候，心里会有点儿不甘，也想尝试其他方法来凝聚公民社会。”



西贡“神话书店”店长Stephanie。摄：林振东/端传媒

开书店，既是源于Stephanie对书的喜爱，也是她希望借书店这个空间能与社区组织合作，推动社区发

展。由社区组织“贡想”主办的“在地西贡”，便是是神话书店参与的第一个项目，Stephanie借出地方给“贡

想”举办工作坊等等。

西贡虽然偏隅一角，但同样跟随社会大气候转变而变化，2019年后的变化尤为明显。Samuel说：“2019

年的社会事件之后，你会看到西贡并非只有一把声音，黄蓝之分在西贡也明显了。近来新开的小店都是所

谓黄店，会多了很多人来支持。2019年之前，西贡只是用来住和睡的地方。前后的分别就是地区活动多

了，多了人参与，也感觉有了些活力，年轻一辈会出现多一点。”

社区气象生机勃勃，与居民的归属感增加有关。据Stephanie所言，以前区务由乡绅把持，而乡绅会觉得

西贡是属于原居民的，由外面搬进来住的居民不算西贡人。“任何住在这里的人都是这个地区的人，只要他

对地区有感情，为地区做事情。好像我们现在地区组织的主要成员，他们也是搬过来的人，但就是因为他

们太爱这个地方，所以会做很多保育的议题，很多是那些乡绅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我就是认识了这班人

之后，觉得书店是一个很好的地方，通过书店可以看看一个地方有没有更多可能性。”

神话书店十分注重历史书的推广，门口的第一排书架就摆放了Stephanie精挑细选的历史入门类的书，她

说读了这些可再由浅入深，在里面的书架上找到更深入的历史书。其实她自己也甚为喜爱历史书，更直言

历史书治愈了她。

“如果连最后一张有异议声音的报纸都没有了，那么当你想要一些知识，就

只可以在书店寻找答案。当你每日看到各种荒谬的事情，你反而会想建立自

己的一套知识体系去抗衡这些事情。我觉得也是反抗的一种，即是抵抗愚

昧。抵抗愚昧你就可以武装自己。”

“我自小喜欢听故事，而历史也算是故事的一种，但不知从何时开始，香港的教育会令你不再喜欢这件事，

他们对历史的诠释好无聊。我因为工作不开心而重拾读书的兴趣，一开始是看文学书，后来回想起自己对

历史的兴趣，而且文学离不开历史，所以觉得不如自学一下，也算是一种补偿。”Stephanie说。



运动过后，社会氛围陷入低潮，通过阅读历史，Stephanie重新审视历史的发展规律。“历史某程度是循环

的，总是有高有低，每行一步都不会没有意义。现在如何灰心也好，其实在历史长河都只是在某一个点，

未来仍有不确定性。既然如此，不如尝试放大历史的图象去想一些事，心开阔一点，眼界开阔一点，就可

以令自己不用那么灰心，或者觉得有一些寄望，因为做过的事将来会有一定影响。历史书的治愈性就在于

此。”

开书店后，Stephanie明确地感受到，社会环境愈差，人对书本的渴求就愈大。“如果连最后一张有异议声

音的报纸都没有了，那么当你想要一些知识，就只可以在书店寻找答案。当你每日看到各种荒谬的事情，

你反而会想建立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去抗衡这些事情。我觉得也是反抗的一种，即是抵抗愚昧。抵抗愚昧

你就可以武装自己。”

至于香港将如何变化，书店会如何受到影响，Stephanie明言无法预计，但至少现在仍可以卖她想卖的

书，“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是任何书都入不到，我就结束营业”。

观塘“夕拾x闲社”：做播种的工作 


“人就要不断适应社会，遇到阻力太大时，再重新评估自己能力可去到那

里，作出相应的调适。”

在访问的四家书店中，“夕拾x闲社”是唯一一家开在市区的。观塘原是工厂区，近年已转型为商业区，除了

新建或改建的商业大厦，也有很多旧工厦变成工商两用，吸引了不少小店进驻。旧工厦环境也许不如商

厦，但租金却便宜得多。“夕拾x闲社”就开在工厂大厦里面，店长Sharon特别找到了一个位于高层又有大

窗户的单位。大窗户引入了自然光，也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可看到天空，也可看到楼下的小公园，在观塘

这个大楼和人口都密集的地方，倒是十分难得。



观塘“夕拾x闲社” 店长Sharon。摄：林振东/端传媒

Sharon是抱着“多一间独立书店就对独立出版多一份支持”的态度去开书店的，可想而知，书店主推的书也

是以香港本地的独立出版物为主。选择在观塘，一是她熟悉观塘，知道这一带没有独立书店，新的书店能

提供新的选择，二是觉得这一带人多，书店可以担当“播种者”的角色。她说，随着人们消费模式的转变，

不再那么喜欢逛大商场，工厦里的小店会得到更多的生存空间。

“我们卖两样东西，一是书，一是空间。”Sharon认为，香港人最缺乏的是空间，无论是看书的空间，还是

喘息的空间，而“夕拾x闲社”最大的特色，就是把整个空间分成两部分，一半是书店，一半是共享空间。在

她一开始的设想里，出租共享空间带来的收入，可以帮补书店，令经营得以持续，但是书店开设一年来，

她发现书市比她想象中好，关键在于“找对了书给香港人看”。心灵类的书籍是“夕拾x闲社”最畅销的，其次

是政治类，另外绘本也很受欢迎。

社会运动之后，人们从街头撤离，香港的公民社会也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压，Sharon希望书店可以发挥“围

炉取暖”的作用，让同路人有个地方重聚。“现在社会上弥漫著敏感的气氛，但在这里会遇到有共同理念的

人，不用说一句话都怕得罪人。”她说。

她很乐意和来客倾谈，这一年来在书店遇到的人，也让她感到温暖和舒服。“我听到很多的事情，这些也都

会滋养我的人生。我重视这些交流，我想，来这里的人也都是这样。大家都很开放去讨论事情，这也是我

们想做的事情。”

“参加者可以放开一点自己的包袱。像是一个套餐，不只从书中得到心灵的

满足，而是更多可以聚在一起，找到谈得来的人⋯⋯”



共享空间不止是共享空间，还会用来举办活动，或租给一些手工艺艺人、导师开班教学。“除了卖身心灵

书，我们也有举办身心灵活动，参加者可以放开一点自己的包袱。像是一个套餐，不只从书中得到心灵的

满足，而是更多可以聚在一起，找到谈得来的人，又可以有一些合适自己的活动，有导师带著，把自己的

情绪洗涤一下。”Sharon希望保持这个空间的灵活性，想到有什么可做的就尝试去做。书店部分书架装了

滑轮，随时可以通过移动书架来改变空间的格局，令空间的用法多了些可能性。

当初开书店，国安法仍未实施，Sharon并没有考虑得那么多，只想在能力范围内尽力去做。国安法后，禁

区越来越多，对于一家书店而言，自然也感受到一定的压力，但Sharon说：“人就要不断适应社会，遇到

阻力太大时，再重新评估自己能力可去到那里，作出相应的调适，不然我自己都会病，心灵上的那种病。”


